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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境内的沙河原来有
三个渡口，分别位于泥车、马
湾和观上。现在就剩观上一
个渡口了。”杜群增说，这三个
渡口早在清朝时候就有了，观
上渡口最早的那条木船就是
他爷爷和两岸共七家凑钱造
的。

沙河发源于伏牛山脉鲁
山县尧山，是淮河的重要支
流之一，全长106.6公里，流域
面积19117平方公里。经平顶
山市区、叶县、舞阳、漯河、周
口、项城、沈丘，在安徽境内

汇入淮河。沙河水质清冽，
岸边植物茂盛，是两岸居民
重要的饮用、灌溉水源。叶
县境内，沙河两岸居民互通
多靠渡船。

“从我爷爷起就开始在这
儿摆渡，轮到我这辈已经是第
三代了。”杜群增说，听爷爷讲
之前河上没有渡船，有不少人
因过河而不幸遇难。目睹此
景，爷爷就联合观上村和对岸
的杜谢村 7 家人凑钱造了条
木船，为周围村民解决了过河
难题。后来，父亲杜西奎接过

了船篙。自爷爷起至今从未
强制收过钱粮，都是自愿随意
给。新中国成立后，那条木船
归了大队，只是安排原来的
七家“股东”轮流值班摆渡。
每年到各村收粮食，收来的
粮 食 全 部 交 给 集 体 。 1974
年，年事已高的杜西奎将船
篙递到了 21 岁的杜群增手
里，从此开启了杜家第三代
摆渡时代。

杜群增想了一下说：“从
我爷爷起，算起来到现在已摆
渡100多年了。”

三代摆渡 百年坚守

□本报记者 丁进阳

1月17日下午，冬日暖阳，晴空万里。记者驱车来到沙河叶县洪
庄杨镇观上村附近，将车停在南岸河堤处，步行走过几百米的河滩地
抵达观上渡口。大片的河滩地铺满翠绿的植被，沙河犹如一条玉带
静静流淌。冷风吹来，河水潺潺，波光粼粼。站在河堤上，远远就瞧
见河面上划行的渡船，悠悠来回。

三代摆渡 百年坚守
——探访沙河摆渡人杜群增

杜群增用竹篙清理岸边浮草，以便渡船顺利靠岸。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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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行至沙河边，渡船正要靠
岸。三名骑着电动车的乘客启动
电源，做好了下船的准备。

这是一艘无动力铁船，简单、
简陋，目测长不足10米，宽约3米。
船两侧栏杆上挂着几个稍旧的救
生衣和救生圈。顶棚张着块布，破
了好几个窟窿，不避风雨，不挡寒
气。一根钢丝横跨百米宽河面，船
头和船尾栏杆各有一个滑轮卡在
钢丝上，拉动钢丝，船便开始在河
面上划行。

“别慌，别慌，等我拉紧再下。”
“船老大”杜群增说。67岁的杜群
增是叶县洪庄杨镇观上村人，身材
魁梧而结实。他手持短木棒，一端
的卡槽卡紧钢丝，一双粗糙的大手
用力拉着短木棒，身体后倾，喊：

“下吧！”
“咯噔咯噔”几声响，乘客骑着

电动车上了岸。
记者登上船与杜群增握手，着

实感受了一下这双钳子般大手
的力度。南岸没人来，北岸有人
等，杜群增就用木棒拉着钢丝往北

岸划去。记者盯着木棒问：“你这
是啥工具？”“呵呵，不光你好奇，前
一段来了群大学生，对着这根棍使
劲拍照。原来是用手拉钢丝划船，
时间长了戴着手套也磨手，所以就
想了这个办法。包括这根钢丝也
是自己琢磨的，早些年用船篙撑
船，太累了。”杜群增得意地笑着
说。他嗓门大，一说话整个河面都
是他的声音。

快到北岸时，船被一堆水草挡
住。“来来，你帮我拉船。”杜群增把
木棒递给我，自己拿起一根粗大的
竹篙插进水草中。“使劲往回拉。”
他喊道。记者学着他的样子将木
棒卡槽卡在钢丝上，用力往回拉，
一大块水草开始缓缓移动，被插进
里面的竹篙带离岸边。“刚才还没
有，估计是风吹过来的。”杜群增边
说边将水草拨开。

第一次感受这么新鲜的划船
方式，记者很轻松地就把船划到了
岸边。“这么划船挺好玩的。”“呵
呵，好玩？让你划一天你试试，不
累得你手疼才怪。”杜群增笑道。

划船无篙 只凭手拉

当天是腊月二十三，下午 3
点多，乘船的人开始多起来，每一
趟都有五六个乘客。记者站在船
上来回过了几趟。似乎每个乘客
都跟杜群增挺熟。“今天你值班？
老杜。”“肉买了没？今年的肉可
真贵。”大家伙上船就给他让烟，
然后就是一阵狂聊。说话声、笑
声在河面上响起。

“乘船的你都很熟呀？”记者
问。杜群增说：“不是跟你吹，方
圆十里八村经常坐船的人，我基
本都认识，虽然有些叫不上名字，
一见人我就知道是哪个村的、家
在哪儿住。1974年，我21岁就开
始撑船，这都干了46年了。”

记者又问：“他们乘船不给钱
吗？还是有人给你发工资？”杜群
增拿掉嘴里的烟，说：“哪来的工
资呀？都是乡里乡亲的，给不给
也不强求，想给就给几块，不想给

也得让过河。这么多年，都太熟
了。”“那你靠什么吃饭？”记者接
着问。杜群增说，以前经济匮乏，
周边就观上村有集市，河南岸乘
船来赶集的人很多，那时候一船
乘 100多人是常事儿。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大家都没钱，他到各村收
粮食，背着口袋挨门串，基本上每
户都会给一碗麦子，遇到好心的就
多给一碗，遇到不明事理的门一
关不照面。这些年经济好了，到
处都能买来东西，坐船的人也少
了。经常过河的也就是挨着河
边的杜谢村和观上村人。杜谢村
依然是每年向各户收粮食，好的
时候粮食能卖2000多元，差的时
候卖千把元。观上村也就是杜群
增所在的村，村委会每年会给他们
几百到一千多元的补贴，“远一点
的村里人乘船，也就随意了，想给
就给，不给也就算啦”。

给不给钱 都让上船

爷爷留下的老船历经岁
月侵蚀，问题不断，每年都要
维修。上世纪 90 年代，木船
实在无法再修理，光荣退休。
没船渡河怎么能行？杜群增
很是心急，他就找到原来的合
伙人商量凑钱再买条新船，结
果大家对这无利可图的事都
不赞成。凭杜群增一个人的
实力是买不起一条船的。从
此，观上渡口的摆渡中断了几
年。

“那你后来为什么又重操
旧业呢？”记者问。杜群增说，
摆渡停了两三年，那时候好多
人见了他就说，你不撑船，过
河要到下游渡口，多走几十里
冤枉路。有一次，杜群增自己
有急事需要过河，面对着空荡
的河面，十分感慨：没想到自
己撑了多年船，反倒因为过河
而被困。从那以后，杜群增下

定决心，摆渡这个事不能丢。
他开始在村里物色合伙人。
同村好友杜坤富对此很热心，
他俩又找了几个合伙人，一
切商量妥当，决定买一艘二
手抽沙船改造。当价钱谈好
准备交易时，其他合伙人因
各种原因拿不来钱，最后他
和杜坤富东拼西凑筹足了一
万多元的船款。

抽沙船经过改造终于可
以下水了。当他俩兴冲冲来到
河上时，却又犯了难。原来停
摆的几年里，河道里的沙子被
抽沙船洗劫一空，河水太深，船
篙根本插不到底。杜群增想到
了以前发大水时，船篙挨不住
底时，用铁锨划船的办法。但
大铁船自重大，行走很慢，不是
长久之计。在这样的困境下，
他俩才想到了在河面上架一
根钢丝拉着走的妙招。从此，

观上渡口又恢复了摆渡。
2020 年 1 月 17 日下午 4

点多，杜群增的搭档杜坤富也
来到了河上。杜坤富年龄比
杜群增小几岁，身材虽没有杜
群增魁梧，但看上去也身板硬
朗。

记者在河北岸看到一艘
闲置的渡船，船上还有航舱，
看上去比正在使用的铁船

“豪华”。“这是什么船？咋不
用这个？”记者问。杜坤富
说，这艘渡船是平顶山海事
部门配的，“那家伙烧油，用
不起。另外，现在来往渡河
的人也不多，用大船浪费。”
杜坤富接着说，以前渡口没
人关注，2000年后，政府给予
了支持，现在正用的铁船也
是海事部门配的。后来海事
部门还给渡口修建了亭子，
配备了救生设备等。

船毁人散 渡口重开

杜群增一家三代，百年摆
渡，即使后来的杜坤富也已经
在船上干了20多年。

对于沙河两岸的村民来
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渡船故
事，从小到大，渡口伴着一代
又一代人成长。如今它不仅
仅是一个简单的渡口，更承载
了数代人的美好记忆。

采访结束，记者乘船自北
岸返回南岸。船上载着几位
老乡。53岁的秦三福是观上
村人，他要渡河去南岸孙寨
村姐姐家。他骑着一辆电动
车，前边放一箱爽歪歪饮品。
他说：“河两岸的人关系密切，

不少都是亲戚，逢年过节全靠
这条船渡河走亲戚。我家就
在河堤边住，小时候经常来渡
口玩。”

快要靠岸时，一老者骑电
动车在等候。远远地就和杜
群增打招呼。老人登上船，递
给杜群增一根烟说：“我儿子
今晚从江苏打工回来，估计
到渡口就晚上8点多了，到时
候给你打电话。”“中中，你让
孩子直接给我联系就行，我就
在家等，几分钟就到了。”杜群
增爽快答应着。渡口晚上是
不值班的，杜群增和杜坤富的
电话就在渡口留着，有需要晚

上渡河的直接打电话，他们随
叫随到。

这位老者叫谢改名，今年
69 岁，家就在河南岸的杜谢
村。得知记者是来采访的，他
主动聊了起来。“我光屁股在
河边长大，小时候经常坐船去

‘河北’，赶会、赶集、串亲戚、
看病，全靠老杜家这艘船。”谢
改名带着浓浓的兴趣说，“小
时候也没啥玩，总跑船上来，
群增他爹撑船时，我常来给他
打下手。”

记者离开时，两位老人依
然在船上聊着，憨厚的笑声、
淳朴的乡情飘洒在沙河两岸。

悠悠沙河 浓浓乡情

渡船靠岸，杜群增手拉缆绳稳住船体，让乘客稳稳走下船头。


